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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留下我
昨天的梦捆在故里

乱了思绪的人
寻找一颗星
爸爸就在那里

岁月老去
蹉跎 搓 搓成团
制成难忘味道

我活在三明治的世界
手一片夹一片
暖暖的掌心

一袋米一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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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亲友欢聚，
谈时事，谈心事；谈过往，
也谈将来。心情好，无事不
可谈，一谈就投契。真的
是：好时光难得几回有，有
说有笑，有吃有喝，似乎这
才是真正品尝到人生的味
道。人生七情六欲，新春所
调配出来的，正是大家自然
而然喜欢的那种格调。

换年转运，几乎是每一
个人的祈求。岁末总是百
感交集的时刻。这一年，疫
情埋伏在暗处，人们步步为
营，探索着种种可能的生
计。生活回复不了疫情前
的随心所欲，拘谨中却没有
停止跨出与前行的脚步。
时间运转，生灵日渐成长。
病毒的潜在与变种是人们
生存智慧的挑战。各行各

业、各种存活形态，在直接
与间接波及的状况之下，或
主动或被动地应对。乐观
者寻找机会，积极发挥，以
期闯出更宽广的空间。被
动者也会看风转舵，形势怎
样变，自己也就跟着怎样
转。生活中总有许多无可
奈何的事，冲击着人的生活
形态。感情起起伏伏；尤其
是见到亲友在汹涌的时潮
冲击下，有的扑倒了，有的
出乎意料之外离开了这个
世界；有的病痛消沉，有的
挫折潦倒，有的糊里糊涂、
听 信 谗 言 而 处 处 碰
壁 。。。。。 而 世 界 局 势 紧

绷，物价高涨，影响所及，
不少行业 都在凄风苦雨中
挣扎。。。。就这样，来到了
岁末，大家都疲累了，都希
望卸下所有有形与无形的
担负，以一颗更轻松自在的
心，迎接美好，生活中生起
更多的正能量。随着身心
感受的转变，好日子就在前
头。

迎接农历癸卯新年，对
饱受三年新冠疫情肆虐的
子民来说，有重大的意义。
过往两三年，在居家管制令
的影响之下，过年的气氛与
味道不是完全没有，却是变
了样。村镇庙堂的香火暗

淡了，餐馆食肄没有开门做
生意，没有堂聚欢庆，没有
舞狮闹起热潮。。。而这个
癸卯兔年，文静的福兔却让
这一些节庆的气氛和热潮
回来了。各行各业都投入
了正常的运作，市场渐渐转
好。人们 的购买能力不比
疫情前强，但是，该有的都
会设法跟进，喜悦的气氛此
起彼落；大家见面也多了一
些祝福，一些好预兆的话
语。

有喜悦，有祝福，带起
了节庆的气氛。愿过往的
晦气从此远去，愿好运当
头，日子越来越安泰祥和。
而今，节庆过了，而节庆的
祝福还在，节庆的喜悦还鼓
舞着大家，继续在生活中冲
刺和前进。 （6.2.2023）

清艾

喜悦和祝福

走 过 那 条 路 ，经 过 那
间 医 院 ，总 叫 心 头 悲 凉 ，
牵引我回到年少时代，有
着悲痛落泪的故事。

那 时 ，我 住 在 江 沙 火
车 轨 道 后 面 的 一 块 菜 园
地，一间矮小的木板亚答
屋 ，地 上 是 泥 土 的 ，家 具
都是木板，屋边有一个厨
房 ，是 用 木 柴 煮 食 ；不 远
的 香 蕉 树 下 有 一 间 小 猪
寮。

在 一 个 贫 穷 的 家 庭 ，
家中有六个孩子，爸妈就
靠着一双手，早上忙到天
黑，一双手磨出了厚厚的
茧。爸爸个子一向瘦小，
在生活折腾之下，虽然只
有五十多岁，却瘦得像一
个小老头，走路总是抬不
起头，挺不起胸。

记得我在 13 岁那年，
弟弟刚好要出世，母亲留
在医院。一大早，爸爸就
向观音菩萨上香，跪在地
上 ，不 断 在 膜 拜 ，口 中 念
念 有 词 ，后 来 ，爸 爸 自 言
自语的大小声说话，不断
在屋里兜来兜去，我上前
叫他，他一双惊慌的眼神
盯着我，好像不知道我在
叫他，也认不得我是他儿
子。看见爸爸这个样子，
吓得我拉紧爸爸的手，哭
叫起来，哥哥弟妹也跟着
一 起 哭 ，爸 爸 看 见 我 们
哭 ，也 没 有 反 应 ，两 粒 惊
慌的眼神，呆呆的看着我
们。这时，好心的邻居听
到我们的哭声，跑过来叫
唤爸爸，爸爸还是呆呆的
望着他，不说一句话。邻
居 就 到 街 上 去 告 诉 我 的
姨丈，姨丈放下裁缝店的
工 作 ，来 到 我 家 ，看 见 爸
爸这个样子，紧张得找车
载爸爸去医院，我们把爸

爸送上了车，姨丈叫我们
要照顾好弟妹，不要让妈
妈 知 道 ，让 她 在 医 院 担
心 ，傍 晚 他 会 再 来 看 我
们。我和哥哥十多岁了，
简单起居都还能照顾的。

傍 晚 的 时 候 ，姨 丈 拿
来了食物给我们吃，叫我
晚上到医院看守爸爸，我
骑着脚踏车，跟着姨丈越
过火车轨道，走着一条草
丛 小 径 ，不 久 就 来 到 医
院 ，走 上 二 楼 ，就 看 见 爸
爸 双 手 用 白 布 绑 在 医 院
的床栏上，我眼泪就禁不
住 掉 下 来 ，慈 祥 的 爸 爸 ，
可 怜 的 爸 爸 。 姨 丈 见 我
哭 ，就 轻 手 拍 着 我 肩 旁
说 ：“ 我 们 穷 人 家 要 勇
敢 、坚 强 ，你 爸 是 个 好
人，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 走 到 爸 爸 面 前 ，拉
紧 他 的 手 ，哭 着 说 ：“ 爸
爸 ，你 要 坚 强 ，你 一 定 要
回 家 ，家 里 兄 弟 姐 妹 、妈
妈 都 很 需 要 你 啊 ！”爸 爸
还是目呆呆地看着我，我
的 心 一 楸 ，又 哭 泣 起 来
了 。 一 个 马 来 护 士 走 过
来 ，微 笑 拍 着 我 的 肩 旁 ，
让我感受到有点温暖。这
时 ，我 握 着 姨 丈 的 手 说 ：

“ 姨 丈 你 可 以 回 去 了 ，你
家里的人也等着你，我会
看顾爸爸，谢谢你。”

晚 上 我 在 床 边 陪 着
爸爸，爸爸还是木呆呆的
眼 神 ，语 无 伦 次 在 说 话 ，
我的心一阵阵绞痛，禁不
住 热 泪 满 眶 。 不 久 一 个
医院看守员，看见我坐在
床 边 ，就 指 示 我 要 离 开 ，
不能在这里睡觉，我说我
要 照 顾 爸 爸 ，他 说 不 可
以 ，这 是 医 院 规 矩 ，我 苦
苦 央 求 他 ，他 就 说 ：“ 你
可以在厕所边的地上睡，

如 果 你 爸 爸 有 事 你 才 出
来 看 他 ，现 在 就 出 去 。”
我 看 他 那 么 凶 神 恶 煞 样
子 ，又 怕 又 担 心 爸 爸 ，心
头 楸 得 很 紧 ，眼 泪 掉 了 ，
眼泪就是一滴滴的爱。

睡 在 医 院 厕 所 旁
边 ，一 阵 阵 尿 味 流 窜 过
来 ，一 只 只 蚊 子 ，就 往 身
上可叮之处就叮，我无法
入 睡 ，就 坐 了 起 来 ，靠 在
冰凉的墙壁，想起爸爸那
发 呆 的 表 情 ，更 叫 我 心
痛。这时，医院是一片寂
静，只听到蚊子嗡嗡叫和
病 人 声 声 哀 叹 。 我 望 着
那昏黄的灯光，想到家的
贫 穷 ，面 对 那 么 多 的 苦
难 ，静 静 地 ，我 低 声 哭
泣 ，双 手 合 十 ，祈 求 观 音
菩 萨 庇 佑 ，爸 爸 快 点 康
复 ，早 日 回 家 ，就 这 样 ，
我睁眼到天明。

第 二 天 下 午 ，到 医 院
看到爸爸在微笑，手也没
有绑起来，我心头一阵欣
慰 。 当 父 亲 见 到 就 问 妈
妈呢。我说妈妈在家，你
放 心 吧 ！ 很 快 你 就 可 以
回 家 了 。 他 却 是 回 答 ：

“ 你 妈 不 在 家 吗 ？”我 即
刻回答：“在，在，在。”听
到爸爸语无伦次，我心头
在 抽 搐 。 我 看 见 护 士 就
问 ，我 爸 爸 什 么 时 候 会
好 ，可 以 回 家 去 ，护 士 望
了望我说，明天就会可以
回家了，我也不知道是真
是 假 ，感 觉 她 好 像 在 哄
我。

第 三 天 中 午 ，母 亲 从
医院抱着弟弟会来，就说

要去看爸爸，她安置好弟
弟，头上绑起一块割胶用
的 红 头 巾 ，骑 上 脚 踏 车 ，
我 跟 在 后 面 ，来 到 了 医
院 ，走 进 病 房 ，爸 爸 一 见
到 母 亲 ，大 声 的 笑 着 说 ：

“ 你 割 胶 回 来 啦 ！”看 到
爸爸的表情，心头一阵的
难 受 。 妈 妈 就 大 声 说 ：

“ 我 没 有 事 ，家 也 没 有
事，你要赶快好起来回家
去 。”我 看 到 妈 妈 的 眼 眶
盈满了泪水，向着护士打
听爸爸病情，护士交代妈
妈一些话，妈妈不断在点
头。妈妈拉着我的手说，
我们先回家去，明天再看
怎样。我望爸爸的背影，
心头沉重，真不想离开爸
爸。一路上跟着妈妈，心
里说不出一句话，整条小
径 ，小 草 低 下 头 ，风 儿 不
来 ，我 一 颗 又 苦 又 重 的
心 ，脚 踏 着 脚 踏 车 ，越 踏
就沉重，一阵伤感涌上心
头 ，我 心 在 问 ，为 什 么 我
比人家穷，为什么我的父
亲 会 这 样 ，但 ，我 找 不 到
答案，于是我泪水又掉了
下来。

那 一 天 傍 晚 ，我 坐 在
猪寮边的香蕉树下，一片
黑幕掀起来，天色渐渐暗
了 ，草 丛 里 的 虫 儿 ，不 断
发 出 悲 鸣 ，沟 溪 里 的 青
蛙 ，声 声 在 叫 唤 ，声 音 是
那 么 的 悲 戚 ，我 听 着 听
着，心头一阵的悲凉。我
在想，为什么我活得那么
苦 ，那 么 穷 ，不 能 上 学 ，
吃得也不温饱，日子总是
那 么 苦 ，想 着 想 着 ，很 想

不 活 下 去 ，但 是 ，又 想 起
在医院的爸爸，爸爸不是
更苦吗？不管怎样，我要
活下去。

今 天 早 上 ，我 到 医 院
去，脚踏车后架载着妈妈
煮 的 饭 ，送 去 给 爸 爸 吃 ，
我越过火车轨道，走在轨
道 旁 的 小 径 。 上 路 妈 妈
对 我 说 ：“ 饭 格 里 的 饭 不
多 ，是 给 爸 爸 吃 的 ，你 回
家 来 吃 粥 。”我 心 想 ，只
要爸爸能快出院，我少吃
一餐都心甘。

来 到 医 院 ，走 进 病
房 ，爸 爸 一 见 到 就 招 手 ，
我急步上前，爸爸就问我
他在医院几天了，我说第
五了。爸爸就说，他要见
医 生 给 他 出 院 ，他 没 有
病。看见爸爸的样子，听
他说话，知道他已经没有
事了，我激动得抱住爸爸
哭 起 来 。“ 不 要 哭 ，你 很
乖 ，我 就 会 回 去 了 。”爸
爸抚摸着我的头。

中 午 的 时 候 ，我 又
到医院去，看见爸爸站在
医院大门边，我高兴的急
忙 放 下 脚 踏 车 ，跑 了 过
去，差一点撞到一个印度
大 婶 。 爸 爸 就 紧 紧 抱 着
我 说 ：“ 走 ，我 们 回 家
去。”

爸 爸 骑 上 脚 踏 车 ，叫
我坐上后面铁架，爸爸踏
起 脚 踏 车 ，车 头 有 点 摇
晃 ，我 说 由 我 载 他 ，他 不
肯。慢慢的，走到那火车
轨道旁的小径，小径就是
那么弯弯曲曲，就像我的
人 生 路 。 我 抱 着 爸 爸 的
腰 ，一 阵 阵 温 暖 ，透 入 我
的心灵深处，这就是爱。
我望着那一片菜园屋，很
想 大 声 地 叫 喊 ，好 让 妈
妈 、哥 哥 弟 妹 听 到 ：“ 爸

爸 回 家 喽 ！ 爸 爸 回 家
喽！”

当 我 和 爸 爸 回 到 家
门 ，哥 哥 弟 妹 ，妈 妈 抱 着
小 弟 ，一 起 走 出 来 ，大 家
放声笑起来，真是欢天喜
地，没有什么再能比得上
这 种 快 乐 了 。 爸 爸 就 放
下脚踏车，进屋点起三支
香 ，跪 在 观 音 菩 萨 前 膜
拜 ，就 对 大 家 说 ：“ 没 事
了 ，大 家 放 心 ，菩 萨 会 保
佑。”这时，左邻右舍都纷
纷过来道喜。我站一旁，
感觉到人间充满了爱。

晚 上 ，夜 已 深 沉 ，哥
哥弟妹都睡了，我躺在帆
布 床 上 ，高 兴 的 睡 不 着 ，
静 静 的 ，听 到 爸 妈 的 说
话 ：“ 你 为 什 么 会 进 医 院
去 ？ 你 一 向 都 没 有 病 痛
的。”

“ 你 进 了 医 院 ，孩 子
出世日子已过了，我很担
心，还有杂货点又欠一笔
钱 ，就 求 观 音 菩 萨 保
佑 。”爸 爸 说 到 这 里 ，声
音沙哑了。

“ 后 来 你 就 发 呆 了 ，
谁 送 你 进 院 知 道 吗 ？”妈
妈说。

“ 后 来 我 什 么 都 不 知
道 了 。”爸 爸 低 沉 的 语
气。

“是孩子的姨丈啊！”
“ 明 天 我 要 去 感 谢

他 ，我 知 道 他 是 个 好
人。”

听 着 爸 妈 的 对 话 ，我
心 里 很 是 难 受 。 前 面 贫
穷 的 路 还 有 很 长 很 长 要
走 ，还 有 多 少 苦 难 要 去
熬。我望着漆黑的屋子，
等待天明到来。我想，人
生路不管怎样，活着走下
去，一定会有天明的一天
……

爸爸回家喽！
章 钦

去年年中，忽然想种棵
桑葚树，需要泥土。于我这
种懒人而言，想要做的事，
总是需要一些动力和一些
时间来酝酿。这酝酿的程
序像蜂鸣，嗡嗡嗡嗡在心里
叫嚣到自己不想忍受这种
自我催促的烦躁后，始会付
诸行动。所以，过了几个月
后的某一天，我施施然地进
入多皆半路那间由两位老
夫妇在经营的花圃。

走进花圃的我是一个
眼睛贪婪，心不在焉，抓不
定主意的女人。我看繁花
盛开灿烂，会把这美丽绽
放的花影通过脑子的剪辑
和背景更换，变成我家某
个角落的美景而忽略了其
实 我 是 一 个 不 通 农 耕 文
化，不擅种植，不勤浇水的
女 人 。 我 总 是 越 过 " 衡 量
自己"这环节，只一心一意
奔向品尝鲜花怒放的喜悦
和结果。有时候，被遗漏
了的无知不愧是一种意外
的幸福。即使它短暂，但
是曾经在脑海美丽过，不

是吗！
当我尾随这老板的推

车，要把十包黑泥搬上后
车厢时，眼尾无意中扫到
一盆白居易叫"紫阳花 "，
日本人叫"绣球花"的小花
树时，我随意问了身后的
老板娘一句："这盆小花树
多少钱？"

她开心地回答："就剩
这一棵，如果你要，就卖你
六块钱。" 还不忘加句行
销 名 言 ：" 很 多 人 找 这 种
花，我来不及接驳这样多
给他们。" 所以？我当然
马上就要了，我也让无上
光荣感给冲击到心灵，因
为今天给我抢到了一株带
回家呀！

日来峰顶千株粉红嫩
紫浅绿的一幕幕，一团团
瞬间在脑子里巡回。而千
万株里，我只要一株就够，

就开几朵，我心足矣！我
下定决心，这一次，我一定
要好好对这株紫阳花负责
起它的生死和开花结蕾之
旅。白居易先生，您老喜
欢过的花，我也喜欢呀！

紫阳花被我安置在角
落一个阴凉的地方。我怕
它不耐热，我担心它太娇嫩
易受伤，因受不了太阳的热
情而死亡。我小心翼翼地
与它共着人间每一日的日
出日落。每日与我共黄昏，
却问不了我"粥可温"？

我每日给它施水，吃了
的水果，削下的果皮给它
作堆肥。每天看看它，撩
撩它的叶子，悄咪咪问它：
" 还 有 多 久 ，你 才 要 开 花
呀？"

就这样，过了半年，平
静的日子有时也会有一些
泛浪翻波的小事儿偶尔激

起一些浪花，荡得心里有些
不舒服的；久不久就听说某
某人睡死了，某某邻居意外
身亡，父亲的某某青梅竹马
走了，某某国家发生地震，
某某国家火山爆发…..。就
这紫阳花活得最舒服，啥都
不懂，啥都不知。好吧！你
就简简单单地活着，就只负
责为我开一次花吧！

果然，上个星期，我看
到树心冒出花蕾了。终于
呢！我可以喻你此刻是你
成长历程里"花样年华"多
灿烂的里程碑，与你分享成
长开花的喜悦过程。我也
走过此一程，说不上灿烂，
甚至有些酸苦，因此，我希
望我以自己的方式，用我的
心，我的水我的泥，陪你慢
慢走过成长，花开，花落的
路程，给你的成长之路走得
快乐心安。我用相机记录
了花开的喜悦，如果能够，
我想尝试接驳，让你永远长
存人间，不需要问我："粥可
温 "，你 做 不 到 ，只 需 ，陪
我立黄昏….！

戴舒娟

紫阳花

佩莲

带回一片海
(外一首)

我载着梦想在车里
有些梦在天上飞
一些破碎如尘埃
转过旅程消失

603 公路是个孤寂的人
找寻回家的方向
紧紧攬住希望
不发一言

画面前我像一个人活着
阳光充满幸福、欢笑
新的一天又开始
朝阳与我互换角色
躺在海的鳞光上
歌唱

一棵雨树两根藤

一头花豹两头猴

豹立树头猴晃藤

你追我躲闲渡日

一方池塘两尺地

一枝荷花两枝柳

荷立水波柳遍地

红花绿叶共享月

一座园林两节气

一季春日两季秋

春立晨曦晚来秋

水暖天凉又一年
赖美玲赖美玲

生态园生态园


